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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话题

2015年9月2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

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途

中溺死，遗体俯卧在土耳其伯顿海滩上的照片

顷刻间传遍世界，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应和

同情。一时间，“救救难民”成了席卷欧洲乃至

世界的“政治正确”。然而仅仅10多天后，这

种“一边倒”的“政治正确”却出现了迅速而

微妙的变化：许多不久前才表示对难民“有条

件接纳、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接纳”的欧洲国

家，如今正迫不及待“关门大吉”。

欧洲难民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民问题由来已久

欧洲难民问题一般被欧洲人称作“地中海

难民问题”，是由来已久的痼疾。

所谓“难民”和“非法移民”往往是同一

类人，他们来自贫穷或动荡的环地中海国家，

甚至更远。二战后的历次巴以冲突、阿尔及利

亚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

科索沃内战、阿尔巴尼亚动乱、阿富汗乱局

等，都曾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地中海难民”。

他们或自己或借助“蛇头”，或单独或拖家带

口，甚至成群结队，通过海、陆、空各种渠道

偷渡进入欧盟境内，如果未被发现或阻拦，他

们就是非法移民，否则往往以各种理由寻求难

民庇护，并因此成为“地中海难民”。他们中

几乎所有人都提出政治难民庇护申请，但其实

相当部分应被算作经济难民。

自2014年起，“地中海难民”问题变得越发

严重，也越来越引人关注。欧盟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8月底，已超过33万难民为去欧洲“冲入

地中海”，不幸死亡的人数已超过2500人，其中

40%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两个国家。涌入国

中首当其冲的是南欧国家，如希腊和意大利。

叙利亚等国难民的大量出现，与“阿拉伯

之春”和ISIS的兴起导致国内战乱有关。厄立

特里亚之所以成为难民渊薮，则是因为该国自

独立以来一直饱受内战、原教旨主义和与邻国

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之苦，且同时伴随多次严重

的自然灾害。

实际上，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远非难民问

题的全部：据统计，2015年1～3月向欧洲申

请难民庇护的“地中海难民”中，叙利亚人只

占16%，比例甚至低于厄立特里亚人（27%）

和科索沃人（26%），而阿富汗人（7%）、伊

拉克人（4%）和阿尔巴尼亚人（4%）也为数

不少，此外，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船民的比例

欧洲难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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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暂时下降，却也是困扰欧洲几十年的“老大

难”难民源。

“9·2”事件前欧洲的暧昧

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了一项

“欧盟内难民强制性配额”计划，根据这一新

配额，欧洲将强制性由各成员国分摊共计16万

“地中海难民”。负担最重的为德国、法国和

西班牙，其余23个成员国包括弹丸小国卢森堡

都被摊派，只有事先就宣布不参加并获得布鲁

塞尔方面认可的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三国未获

配额，但也被要求“自愿接收”。

不过这项“配额”很快引发欧盟内部强

烈争议。被要求“自愿参加”的三国中，英国

在当天就表态称“不反对这一原则，但英国

认为最好由各国政府自愿决定，英国不打算

参与”，丹麦首相施密特称丹麦“将行使豁免

权”，只有爱尔兰政府表示“或许会酌情接收

一些”。而被强行摊派的各国意见更为激烈。

欧美许多国家最初对叙利亚难民的态度是

暧昧的。2015年5月迫于屡屡发生的难民船悲

剧而推出“强制性难民配额”，但落实起来却

困难重重。美国自2011年起的4个财年仅接收

了不到400个叙利亚难民，今年截至9月4日也

不过接纳了1199人，难民资格甄别过程长达

18～24个月。加拿大不仅对在境外提出难民庇

护申请者要求“5G”（笔者注——每名申请者

需要5个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提供担保），且

本财年截至目前接纳人数不过1074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系列的顾虑，如

就业压力、社会福利竞争、文化差异、治安问

题、社会矛盾等。历史上大规模、成建制的难

民（如越南船民、巴勒斯坦难民、非洲难民

等）都曾给输入国带来严重的“消化不良”，

而中东难民的移民成分和情况甚至更为复杂，

已在许多国家催生和加剧了一系列突发性事

件，如英国伦敦托特纳姆骚乱、法国《查理周

刊》事件，以及澳大利亚悉尼人质事件等，让

这些国家心有余悸。美国、加拿大如今都处于

选举周期，在“9·2”事件发生前，不少政

党、候选人为取悦担心“饭碗被非法移民、难

民”抢走的选民，竞相作出“抬高准入门槛”

的承诺。

“9·2”事件后欧洲竞相秀“慷慨”

然而，库尔迪带来的“催泪效应”让许多

欧美国家的同情心一下爆棚，指责政府缺乏人道

精神，呼吁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成了新的舆情

主流和“政治正确”。如在德国、法国和英国，

“9·2”后支持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的民调比

率一度飙升，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出现捐赠物资塞

满道路的盛况，而加拿大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

70%的民众认为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应做

得更多，54%民众认为政府应接纳更多难民。可

想而知，在这样的舆情、民意和“政治正确”逆

转下，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又会作何选择。

几个月前，曾当众告诉巴勒斯坦难民小女

孩“德国接纳不了你们这么多人”而将之惹哭

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2”后却一下成了对

“地中海难民”最慷慨的世界领袖和“默克尔

妈妈”。

原本态度暧昧的法国和英国也出现微妙变

化：曾公开宣称“法国绝不认同配额”的法国

总理瓦尔斯改口，在社交平台上称“对难民的

不幸忍不住热泪盈眶”。原本一直不松口的英

国，也由首相卡梅伦出面表示“愿意根据情感

和能力的综合考量自愿接纳一些难民”。其它

一些国家或政要也纷纷作出象征性姿态，美国

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大方一下”：9月8日，白

宫宣布将在本财年接纳至少5000叙利亚等国难

民，两天后这一数量又翻了一番。

欧洲之所以在“9·2”的催泪弹效应后竞

相秀“慷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然。

一方面，由于离中东战乱地区太近，历史

上又有接纳这些地区的难民的传统，因此，成千

上万“地中海难民”早已源源涌入欧盟各国。据

不完全统计，人数多达50万以上，其中大多数挤

在离战乱地区最近、经济状况又较差的意大利、

希腊等国，令这些国家叫苦连天，于是便不断

呼吁“欧盟一盘棋”，让所有成员国分摊负担。

此外，率先“秀慷慨”的德国也不愿独立背负如

此沉重的包袱，因此成为“配额”的最大“推销

者”，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甚至威胁，对反对

“配额”的部分东欧国家施加停止支付欧盟基金

补贴的经济制裁，其目的自然是让整个欧盟为德

国的“慷慨”多少分摊一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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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9·2”事件的轰动效应让欧

盟各国政府遭受到难民同情者的强大压力，

迫使它们顾及舆情民意不得不表现得更“慷

慨”。尽管后遗症明显，但成千上万的难民已

“不请自来”，更多难民则在土耳其、约旦和

伊拉克翘首期盼，火烧眉毛，且顾眼前，也是

没办法的办法。

庞大难民潮让欧洲吃不消

然而被德国的慷慨吸引而来的汹涌难民

潮，很快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大惊失色。

欧元区国家边境署Frontex9月15日公布的

报告称，全年估计有50万以上非法移民和难民

进入欧盟，德国仅慕尼黑一地，自8月下旬至

今抵达的难民多达6.3万，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

不断涌向德国，平均每天万人以上，一些城市

的交通系统已无法正常运转。在如此巨大的压

力下，原本被认为是“天文数字”的“80万”

如今也俨然成了一盘“小菜”，德国民意因此

在短短几天内迅速逆转，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

为此次政府在难民危机处理方面的工作“相当

糟糕”或“非常糟糕”。甚至连默克尔的一些

重要盟友也开始发出不同声音。迫于近乎失控

的形势，9月13日德国大面积停开德奥铁路客

运，并恢复了德奥间的边控，14日下午，今年

已向德国运送45万难民的奥地利至巴伐利亚铁

路停开，半小时后只有欧盟公民或持有效证件

者才能通过边境，德国宣布“这种措施或许会

在德捷、德波边界推广”。

德国的措施迅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不少国家纷纷关闭边界。9月14日，欧盟内政

部长会议最终也未能通过“强制配额”。

难民潮背后的思考

随着新闻热点的冷却，担忧的声音也开始

多起来。如在德国，一些分析家指出“难民从

素质和意愿上都不可能马上填补德国劳动力缺

口”，在英国和法国，许多人开始担心ISIS等极

端原教旨分子混杂在难民中涌入，报端上开始

出现“只对‘真难民’慷慨”的提法。

绝大多数在“9·2”后改变对难民接纳态

度的国家政府、政党和政客，是出于对舆情、

选情和民调结果的迁就和迎合，但民意如水，

小难民之死的冲击波注定不可能持久，而“地

中海难民”的根源——战乱、贫穷却方兴未

艾，且即便“阿拉伯之春”结束，“地中海难

民”问题也未必就此一了百了（如非洲船民问

题就很可能如此）。届时“照片效应”已被淡

忘，而现实问题，包括就业压力、治安问题、

社会矛盾、族际冲突、暴恐隐患等，却随时可

能重新唤起各国针对难民、非法移民的排斥乃

至仇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民调和“政

治正确”而匆匆开放的“欧洲之门”，很快又

因新的民调和“政治正确”而重新收窄。

更让人担心的是，此次难民潮引发了欧盟

各国内部重新设立边境检查的连锁反应，这是对

《都柏林协定》和欧盟境内人、货自由流通的申

根协定这一“欧盟最伟大成果”的严重动摇。如

果任由这种连锁反应蔓延，或放任德国和东欧诸

国间因难民问题相互拿欧盟义务“做劫”，很可

能最终危及欧盟的基础。正因如此，默克尔才不

得不紧急“灭火”，呼吁“需要重铸欧洲精神”，

称“我不认为威胁是达成协议的正确方式”。

真正的治本之策，在于治理难民源，包括

帮助中东动乱地区平息战乱、政治及种族清洗

和宗教迫害，协助难民重返家园和恢复经济，

构建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地缘政治秩序，并为当

地的和平、发展提供国际保证等，这些需要目

前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各重要成员国迅速达成

共识并诉诸实质性行动。但如今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美国和英国虽放低声调表示“一切好

商量”，却依然把“巴沙尔下台”当作解决叙

利亚问题的关键，而俄罗斯公开向叙利亚派兵

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截至2014年底，全球难民总数已高达5900

万，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这些难民中相当一部

分会因德国和欧洲当初迫于“9·2”催泪效应脱

口而出的一句“芝麻开门”，收拾其简单行囊，

争先恐后涌入欧洲。他们中绝大多数会被不断加

高的欧洲新铁丝网拦在一道道根据“申根”本应

消失的欧洲内部边界一侧，并不得不搭建起新的

难民营等候下一次“催泪弹”的到来。他们中最

不幸的一部分会随时在波涛万顷的地中海上，或

暗无天日的集装箱、闷罐车里遭受健康和生命威

胁，新的“9·2”悲剧随时可能上演。

                                   （作者系旅加学者）


